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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複沓及特殊比喻手法於《老派約會之必要》的效果 

一、前言 

李維菁的《老派約會之必要》1分成三輯，分別為「小小說」、「小小詩」、「小

小人」，裏頭收錄著作者不同類型的短作，可以粗略定義這三者：小小說是虛構

的短篇小說，小小詩是短篇詩作，而小小人則是作者貼身或真實發生過的經驗故

事。每篇故事彼此之間並沒有明顯延續性，但都脫離不了社會中現實裸露的愛情

或社交孤獨時分等元素。 

作者在有限的篇幅經營每個值得思索的人生歷程。主角或失意或冷眼或悲觀

或氣憤，向自己呢喃也與他人對話。作者犀利的筆不忌諱任何不討喜的灰暗世界，

編織起每個大大小小引起現代人共鳴的故事，無論是壓抑內心情緒無從反抗的慍

怒、在生活中殞落沒被好好接住的無助，或是四竄在血管中跟腦裡的隱密慾望，

這些種種都可能是虛偽都會中漫行的你我所經歷的。 

同時，李維菁有著豐富文藝底蘊，神話典故、經典電影內容、藝文名家故事

都是她筆下的寫作題材，關於文字，她也有自己獨有的處理手法。初次讀完《老

派約會之必要》，大多讀者會感到心裡悶悶的，抑鬱、憤怒、孤單交雜的情緒在

深闊的胸腔裡迴盪，久久不能褪去。再次咀嚼全書，會發現負面的寫作題材帶來

這股氛圍，而作者時常使用的寫作模式在細節處激發讀者濃烈的情緒，好比巧妙

的象徵筆觸、不在少數的反襯類疊、畫龍點睛的轉化轉品……，都一定程度賦予

文字更深層的蘊含。故筆者想在此篇報告，分析書中內容並探討作者在書中反覆

使用的文字模式能帶給讀者哪些無法直觀解釋出的心理反應。 

二、複沓之效果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A課程文學術語手冊》中對複沓的解釋為：

「複沓指的是幾個反覆吟唱的句子，其詞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換了少數的詞語或

中間幾個字。」2而運用複沓可以達到反覆詠唱，渲染氣氛，強調語氣，加深情感，

增強音樂性和語言節奏感，構成形式美。此外，藉由複沓，也可以抒發強烈的感

情，表達深刻的思想，並分清文章的脈絡與層次。3  

複沓正是《老派約會之必要》裡最常出現的手法，無論是字詞複沓、句子複

沓，段落複沓等模式，在「小小詩」一輯尤為如此。下面將藉由兩大分類進行分

析講解，當然，此兩大分類皆包含了複沓在語氣上加強的作用，但筆者試圖以複

沓產生的位置做出區別，謹定此小標。 

（一）複沓的句子 

                                                      

1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 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出版社，2012 年。 
2 董寧，《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課程文學術語手冊》（香港：三聯書局，2016 年），頁

22。 
3 董寧，《國際文憑大學預科項目中文 A 課程文學術語手冊》，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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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型犬女人〉中，媽媽總是跟兒子的歷任女友們感情很好，甚至在她們

選擇離開這段感情時釋出善意，提出讓女孩們當她乾女兒，於是大有來頭的空姐、

教授、企業家女兒都成為她的乾女兒，但她只想略過兒子單獨與他的前女友建立

情誼，於是在與女孩吃飯時刻意交代她們不要把出來吃飯的事情跟兒子說。媽媽

積極參與兒子生活中的對象也不僅限於女性，她刻意跟兒子論及他的朋友，熟知

對方喜好後大方贈禮、給對方機會發揮長才，甚至私底下打電話邀請兒子的朋友

跟兒子朋友的女朋友一起出去吃飯。於是李維菁總結了這小節小型犬女人的內在

表現： 

她要她兒子的一切，她要他的女友他的朋友他的腦子他的情愛他的一切人

際關係。都是她的。她忍不住就是想要。4 

閱讀此段文字時，讀者會不自覺加快掃視的速度，原因是作者將短促的詞全

部合在一起，不加以斷句，呈現出一股作氣、一洩而出的氣勢，彷彿媽媽步步進

逼，攻城掠地，掌控兒子一切的慾望令人無法招架。複沓在此就從速度上強化了

句子的力量，表現出急切的壓迫感。 

而同樣是短句，卻有另一種減慢速度進而達到加深語氣的存在。 

〈曼硃砂華〉的場景設在陰間，以第二人稱的口吻解釋輪迴前的一切程序，

細膩的刻畫出如臨實境的畫面，從夢婆亭、孟婆湯的成分、排隊喝孟婆湯等著過

橋的鬼魂在決定忘掉一切喝下湯前的掙扎，而後敘述者給了不願彈指便將愛了一

生的人們另一種選項：跳下忘川成為千年不得超生的冤魂，儘管他們必須承擔被

愛之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從自己眼前經過，卻遺忘自己、無法聽見自己的呼喊此

等痛楚。最後，敘述者不再談論輪迴不輪迴、忘卻不忘卻的艱難抉擇，緩緩把話

鋒導到了奈何橋兩旁的地獄花朵－－曼珠沙華－－花葉一體卻永不相見、思念永

不同步的悲情象徵，藉此引出接下來的心痛告白。 

親愛的。 

親愛的。 

你沒認出我， 

你還是沒有認出我， 

你終究沒有認出我。5 

我們習慣將「親愛的」以溫柔的口氣呼喚，而重複兩次的「親愛的」在閱讀

上因為套入呼喚的語氣，語速變緩，帶有深長的哀傷。 

                                                      

4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54。 
5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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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的人時間是快速的，但選擇不輪迴的人則必須承受千年的等待與遺棄之

苦，所以每一句「沒有認出我」，都是漫長等待、失望、等待的迴旋。同時，身

為程度疊加的否定句，最後三句帶了感嘆哀戚的語調，也令句子的調速變慢，將

這小段文字烘托出更深層悲傷的氣氛。 

在這個例子中，複沓烘托意境情緒而自然減慢讀者閱讀時的速度。 

（二）全篇大量複沓 

以〈整個四月〉為例： 

你一定不愛我，坐在馬桶上發呆，我怔怔覺得眼睛酸。 

你就是不愛我，你只是不愛我，你不過就是不愛我。 

不愛我又不犯法。 

誤導我，戲弄我，調情我，這些也都不犯法。6 

文章開頭，藉女子短短幾行故作坦然的哀怨獨白，便交代了情感變調的狀態。

從「誤導我，戲弄我，調情我」我們可以猜測其實男女主角也曾經有過很甜蜜的

過往，足以令女主角當時相信被對方深愛。「你就是不愛我，你只是不愛我，你

不過就是不愛我」這行，連著三次的遞進凸顯主角悵然的悲傷情感，尤其當第三

句的語意是由前面兩句疊加起來，也正是有了跟甜蜜時期的對比，整句讀來格外

傷心而透漏出無力反駁。女子默默控訴著對方「不愛我」，卻用「不犯法」替對

方開脫，嘲笑自己沒有甚麼能夠束綁對方、約束對方愛自己。 

後面接續一一列出過往對象表現出「不愛我」的種種行為，如約會時看完電

影急著離去，卻在網絡上與他人分享觀影心得、對自己不願多付出一丁點物質等

等。四月，主角陷在被冷落、被傷害的痛苦，明知「不被愛」就好比突然有地震、

朋友猝死、人會消失一般自然，卻無法自拔： 

我的整個四月處在想死苟活的牽連之中。 

我的整個四月處在想愛恐懼自燃的虛無之中。 

我的整個四月處在憤怒化成自棄的委屈之中。
7 

相對層層推進的「你就是不愛我，你只是不愛我，你不過就是不愛我」，這

段是平行拓寬而不是垂直加深的描述。沒有明顯的層次堆疊，但卻反映出四月於

主角而言簡直毫無意義，猶如行屍走肉囚於負面情緒的囹圄。 

                                                      

6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0。 
7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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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陷戒斷泥沼的痛苦後，接連下來的是憤恨，細數了一連串對方態度的自我

中心，好似帶來點釋然，最後迎來了這樣的結尾： 

整個四月是首寫壞的歌詞。 

你不愛我並不犯法，我早忘記你說的以後以後，我失憶於你說的末日早晨

想要一如往常。別擔心。 

你不愛我不犯法。我轉個圈圈，扭腰擺臀，下台了。 

結尾起了呼應的作用，「整個四月」跟「你不愛我不犯法」都是前面幾段重

複過的字詞，但同樣的句子呈現出不相同的態度：「整個四月」不再是主角將一

切惡意攬在自己懷裡，兀自痛苦、檢討自己的月份，反倒能夠檢視這段感情，看

清對方，釋然地留下「整個四月是首寫壞的歌詞」的評比；「你不愛我不犯法」

也從有點怨懟、出自掩飾軟弱、自我解嘲的口吻，轉為肯定、接受的語氣，並帶

有輕鬆脫口而出的坦然，最終選擇回歸對自己好的自信收尾。 

 

在〈整個四月〉裡，複沓提供了加強情感、呼應首尾、提供對比等功用。接

下來我們來看看〈關於五月〉的段落複沓藏匿著什麼樣的訊息。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我直視前方，平庸而深情，神魂抽取至空亡，進貢宇宙。 

是你。你說。 

於是我把雙眼挖出來了給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你說。 

於是我撕下整片黏著長髮的頭皮給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 

於是我敲下整嘴的牙齒給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 



 

5 

於是我剝下一片一片指甲，貼滿整個黑夜，星星照耀你臥床的臉。8 

開場便是一連串與魔鏡對話的問答，讓我們自然而然明白這段反覆出現的對

話乃本篇的關鍵。同時，那句因為童話故事所以至小就深植眾人腦海的「魔鏡，

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配上一次次怵目驚心殘害自己的行為，把詭譎

驚駭的氣氛堆砌起來。 

女主角大抵是被愛迷失方向失去自我價值的女人，她趁男主角外出時進到他

房間整理衣物、吸取他的氣味，卻刻意抹滅這些在意他的表現；她害怕對方看她，

所以想抱他時選擇從背後環抱；她可以直視對方的回憶，卻不願正視他的眼睛。

這些行為大概得回歸到這句：「每次聽到你說美，我就必須去除掉自己的某一部

份好讓自己更美一點 9」──一旦看向「他的雙眼」，或是說「她的魔鏡」──

女人就得將自己的一部份交給男人。到了結尾又回到重複出現的那句話：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是你。此時是你。10 

同樣是首尾呼應，但比較起上篇又是不太一樣的感覺。大篇幅的問句重複，

加上中間穿插的線索，讓人不得不注意這段話背後的意涵。第一部分每問一次魔

鏡，主角便做出類似祭獻的舉動，動作之血腥可怕恐引發讀者不舒服的想像。後

面的線索指出對方是自己的魔鏡，她必須讓魔鏡裡的自己變美，才能成全自己所

謂的美。那麼當她現實變的醜陋，鏡裡就更加美好，而鏡裡的自己，也就是魔鏡

本身──作者影射的男主角。 

如果一開始的對話是女主角問魔鏡，而魔鏡回答，那麼最後一句的「此時是

你」，大概不能做同樣的解釋。當女主角將一切都交付給魔鏡，那最後擁有女主

角最初美好的，也就是魔鏡，故「此時是你」應是由給出一切而身無長物的女主

角回答，最美的女人也不再是女主角自己，已經轉變成接收其所有的魔鏡；而

「美」這個概念，不全然是形態上的年輕艷麗，或許我們能將其解釋成「愛情裡

的付出」，如此一來當最後一段性別錯置成男主角時才較為合理。 

在〈關於五月〉裡，複沓使讀者能夠掌控主要的氛圍，引起讀者對關鍵句的

敏感度，才能夠試著去探尋究竟在與魔鏡的對話中是誰問誰答。 

三、特殊比喻手法 

                                                      

8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6、137。 
9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38。 
10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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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這一修辭手法在寫作領域被廣泛運用，適當貼切的比喻能使描述的字句

有畫龍點睛的效果，無論是以熟悉的描摹陌生的，或是用具體的形容抽象的，比

喻都將文字拉到較貼近我們能夠想像的範疇。同時，用以比喻的事情或物件會保

有其原先特性，讀者在解讀時能夠挖掘作者在文句背後藏匿的寓意及寄託。我想，

每位讀者都會對《老派約會之必要》裡李維菁用字遣詞之精心感到驚艷。 

在〈死了都要唱〉裡，她在描寫失戀低潮時人們相邀去唱歌的行為時，巧妙

將其比喻成是「放血與刮痧」。 

流行歌曲最有趣的是，每一首歌都不能完全描繪你的遭遇，但每一首歌都

可以讓人投射大份量情緒認同。方便也快速的，這是一種情感上的放血與

刮痧。11 

大家盡情歌唱，從歌詞裏頭共享同一份悲痛、絕望、孤單，聚在同一間 KTV
包廂取暖，豪放地透過流行歌曲吐露心中那份哀傷不快後，很快地得到安慰、獲

取心靈上的救濟，一時通體舒暢，但事實上並沒有從根本刨除那份難過，隔日從

包廂酒醒後還是溺在悲傷裡，治療的效果不彰，這點與放血及刮痧是相同的。作

者掌握住這份通同性而去下的精準喻依，揪住讀者心中那份感同身受。 

而在收錄在小小人一輯的〈主詞的使用〉裡，作者接受了一個口述歷史研究

方法的實驗計畫，研究者提到：主詞使用在陳述事件上很關鍵，因為能夠分析使

用者的心理。有些人習慣說「我們」而甚少單稱「我」，一種可能是製造距離感，

另一種原因則是出自自卑心理，他們必須讓自己能夠屬於某個社群。於是作者想

起之前暗戀的男人與自己的對話： 

有一天他找我，我們站在路口吹冷風。 

「你新年假期要做什麼？」我一邊發抖一邊問，心理期待也許他會找我。 

「我們要自行車旅行。」 

我倏地全身靜默，伴隨著疼痛。 

我知道他說的我們，指的是他與他的愛人。 

我們之間有條大河，怎樣都跨不過，眼前全是霧氣。他的世界對我來說如

此陌生，而且他一點點也沒有要把我納入的意思。 

而我竟然還眷戀。我剛剛甚至將命運握在右手掌中，想要遞給他。 

但現實是，你是你們，我是我。 

                                                      

11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9。 



 

7 

於是我將握在手中的命運，對摺再對摺，疊成小小扁扁的紙條，靜靜塞回

牛仔褲口袋。12 

從「但現實是，你是你們，我是我」可以推斷出作者跟對方處在一種情感不

對等的狀態，對方有著穩定交往的愛人，而作者僅隻身一人捧著真心與慕戀。最

後一句作者將命運比為紙條，紙條是秘密的載具，巧妙暗示著對對方的喜歡是不

可見日的秘密。然原本都將其拿在手上要向對方表明了，卻因為被現實情況狠狠

潑了一桶冷水，最後只能將它折好保護住，再次塞回牛仔褲口袋。以紙條譬喻命

運，為看似平淡的字句增添不凡，亦提供讀者找出背後意涵的樂趣。 

一樣以哀傷的小調行文，〈小小六月〉和緩中帶著哀傷說著主角戒斷溫柔的

過程及溫柔被濫用的速食愛情。主角對溫柔有種癮，要有足夠的劑量跟漸增的頻

率去解這份需求。她克制地服用男主角越來越少給予的溫柔，被他的溫柔牽著走，

忘了少數美好背後，對方總是猜忌輕慢。 

我知道你的溫柔廉價方便，一點點善意加了起雲劑變得黏稠甜蜜，而我習

慣。13 

起雲劑是種能產生白霧感及黏稠感的食品添加劑，參雜一滴點就能擁有迷幻

效果。男主角所付出的溫柔是種廉價品，默默在情感上綁架主角讓她作著自己愛

情裡的備胎，而主角身陷這樣的溫柔裡，也饋以溫柔。作者選擇以起雲劑作比喻，

讓人連結到了化學藥劑讓物質失去本質且美好的足以蒙騙他人，成功地把這份溫

柔用簡潔文字賦予一層貶低意味。 

當主角真正意識到男主角所愛另有其人，對方甚至已經作出共度一生分擔未

來風險的決策，她必須戒除長久以來習慣的溫柔。像戒毒一般，戒斷的過程永無

止境，她開始克制自己不再依賴男主角，逐步戒掉「吃溫柔」的習慣，也暗自想

到對方會不會也正在戒除從自己身上攝取的溫柔？她自己接著回答： 

也許你不用戒除，或許你不想改過自新，你去便利商店尋找別的廠牌的溫

柔，瓶罐裝的，鋁箔包的，紙盒裝的，寶特瓶的，乾燥粉劑的，膠囊的，

銅板錠劑，糖漿，三合一沖泡的。
14 

多樣性的溫柔充斥在市面上，就算不從自己身上得到，男主角還能另尋新歡

或其他備胎，或許止不了他心中真正的匱乏，卻也足以讓他解解癮。將很感性的

抽象名詞用具體而理性的物體包裝起來，影射著唾手可得的速食愛情，在閱讀時

會營造出一種反差，映著敘述者的自嘲──自己的溫柔於對方而言也僅是超商裡

的其中一個選擇。 

最後我們來看在文意上更為複雜精闢的譬喻。〈歇斯底里患者的犯罪告白〉

光是從篇名就捎來瘋狂殘忍的氣息，不小心介入兩人感情而後被拋棄的女子道出

                                                      

12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207。 
13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44。 
14 李維菁，《老派約會之必要》，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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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又一段憤恨語句，她激切地表明復仇之決絕、睥睨世人用一晌貪歡形容自己

的真心付出，連珠砲似一句接一句為自己鏗鏘有力的辯證。其中一句寫到： 

十公尺思念織成的紅毯，檳榔汁吐出來的。15 

前半句引出令人聯想到婚姻的紅毯，同時也是主角在被拋棄之後仍繼續思念

而織成的紅毯；後半句卻直接用檳榔汁讓整句態度峰迴路轉，瞬間換上輕蔑而憎

惡的口氣。溫馨喜氣的紅，褪成被吐出、帶有汙穢感的檳榔汁顏色。檳榔汁有幾

個切中聯想的關鍵特性，首先是顏色的相關，再者，因為檳榔汁帶來廉價貶低的

象徵，主角藉此反諷自己的思念有多麼不珍貴，而「吐出來」的檳榔汁與被棄的

形象相吻合。故光是檳榔汁一詞的使用，就將原本要一一表述的狀態含括在文字

背後，整體呈現也更神秘、文藝。 

四、結論 

往往閱讀能使讀者從書中得到情感的共鳴，透過想像力置身作者提供的環境，

也能進而感受不屬於自己卻貼切真實的情緒起伏。然若未將作者看似平實的字面

意義向下挖掘理解，我們無法閱讀情感的全貌，也將失去體悟生命細膩變化的機

會。比如本文分析之《老派約會之必要》，讀者在粗讀時已可感受其中的鬱悶與

孤單，而這些孤獨鬱悶其實正是作者刻意運用特殊的寫作技巧層層堆疊，牽引讀

者情緒起伏。以複沓來說：句子中複沓所產生的速度感，引導讀者隨之思考，因

急切而感到被壓迫，因緩慢而低迴沉吟；在全篇的大量複沓，則是帶領讀者步步

走入她所營造出的氛圍，進而認同她的感受，與作者一同憤恨、悲傷……。特殊

的比喻也提供讀者從喻體跟喻依之間找到特別的連結，或添上一層諷刺，或結合

生理及心理的共同反應，都對文中意境有更貼切的體悟或共鳴。我們遊走在作者

用心營造的語言氛圍裡，望此篇報告能幫助讀者攫獲《老派約會之必要》裡獨一

無二、真實裸露、痛心孤寂的情緒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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